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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无论是从未
见过大海的人，还是一生都离不开大海的人。

曾数次在大海上航行，在浩瀚无垠的蔚蓝之下，凝视那无
边的海面，每一次凝视，都仿佛是在与宇宙进行一场静默的对
话，让人心生敬畏，又满怀向往。大海，这自然界的巨匠，用它
那深邃的蓝、澎湃的浪，绘就了一幅幅关于人生与航行的壮丽
画卷。

相较于人类对它的索取和征服，大海给予我们宽广和包
容，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河流与溪流，无论它们清澈还是浑
浊，都一视同仁地融入自己的怀抱；它给予我们力量与生命，
无论是潮汐的涨落、海浪的拍打，还是深海的暗流涌动，都展

现出强大的力量。有了它的映照，才有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
烈些吧！”响彻一个多世纪的呐喊。它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
无数生物，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庞大的鲸鱼，为它们提供了生
存和繁衍的空间；它给予我们激情与梦想，那波涛汹涌、惊涛
骇浪的激情，造就海明威笔下最富生命力的海，而它辽阔无
垠、深邃莫测的神秘，激发着我们不断去探索和发现未知的世
界。

我们一直在航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之舟的舵手，在漫
长的海上航行。在每一次的启航与到达中，去体验生命的光
华和无限可能。

（周璐）

我们在航行

不到南海，不知道最美有多美；不到南海，不
知道自然有多神奇。

美丽的西沙，蓝色的世界。无数的岛屿礁
滩，神秘的海洋生物。点点渔舟唱晚，排排海浪
写谱，冲天的海鸟像高扬的指挥棒，点红了沸腾
的火烧云，浪在礁上敲金鼓，海在扬波作和声。
珊瑚在海的一角唱颂歌，红花照碧海，红云来遮
盖，红焰出水来，红树春常在，美得忘了歌词。遥
远的曾母暗沙在等待，等待深不可测的海底沉
船，沉船上的千年瓷光，用那坚存的碎心残掌，拍
出雷鸣般的欢声……这些让我憧憬得有些残黄
了的画卷，终于有了泛青的机会。那个酷暑盛
夏，我一头扎进了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海洋。

一

船从厦门鼓浪屿出发，沿中国南海九段线考
察，走走停停，续航漂航，最远抵达祖国的最南端
曾母暗沙，18天后回到三亚凤凰岛，一个桅杆如
密林的港湾。

是的，祖国的南海是多彩的海洋。航行在东
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如在画
里走，我是画中人。每一方水域都有鲜亮的风
光，每一处岛礁都有深沉的故事，碧波风情万
种。东沙群岛离陆地最近，自古有“石星石塘”之
称，是沿海先民最早抵达的南海岛礁，晋代人在
这里“海中捕鱼，得珊瑚”；中沙群岛东南方向约
200海里处，黄岩岛以奇特的造型，凸现在墨蓝的
底色上，从雷达扫描的屏显看，恍若宇宙深处的
某个星球；南沙群岛230多个岛屿、沙洲、暗沙、
暗礁、暗滩，连线成片，如珠含玉露，叙述着南海
的故事，故事里的章回，章回里成串的分解；共和
国最年轻的三沙市，把首府设在美丽的西沙群
岛，群岛中最美丽的永兴岛，它以最美的姿势，守
护这一片最美的领土，一个描在蓝色画布上的城
市。巡航一圈下来，只觉得南海诸岛的美丽，堪
比马尔代夫群岛。

南海的美，散落在星罗棋布的岛礁沙洲之
中；南海的奇，隐现在云舒云卷、波起波伏之间。

南海最美的是海水。伫立舷旁，低头看海，
真切而生动。南海的水清澈纯净，透明度远远高
于地球上其他海的水，目视能达三四十米深。宝
石蓝、烟波蓝、孔雀蓝、天蓝、浅蓝、深蓝、墨蓝，让
你惊叹蓝色原来有这么丰富、海水有这么纯粹，
让你知道什么叫晶莹剔透，什么叫纤尘不染，什
么叫空明澄碧，直想把心掏出来浣洗。无风的时
候，微澜不兴，平畴千里，宁静而妥帖，像一只柔
美的手抚慰你皱巴巴的心，把你安顿在柔顺平滑
的巨幅丝绸缎面上，睡一场好觉。

整个航程中，我经历了三次台风的袭击。威
力一旦发作，顿时风起云涌波高浪急，海天之间
只写满一个字：浪。海水扑向船头，激起的白帘
直挂船桅，一遍遍地冲刷船窗，一次次刷新你对

“惊涛骇浪”“排山倒海”“一叶扁舟”“汪洋中的一
条船”这些词句的记忆。极目海天，没有一处平
静与安宁。人站立不稳，晕眩感随即而来，心房
有怪兽在奔突，汗从皮肤的各个毛孔向外浸、渗、
涌。晕船是大海对人体平衡系统进行的破坏性
试验，平衡性越好的人反应越强烈。所有的晕车
药、晕车贴统统不管用。

船长趴在海图上向我讲解航线、方位，我心里
突然涌出一种异样，急急地冲出驾驶室奔进房间，
提桶就吐，早餐、午餐吐了个干净。只好睁眼躺在
狭窄的床上，想找到某种平衡，但一切都是徒劳。
感觉自己像一只趴在漂木上的蚂蚁，一会儿被送
上波峰，一会儿被抛下谷底，随时有被甩进深渊的
危险。在越来越没有规律的摇晃中，越来越找不
到舒适的睡姿，斜直立、斜倒立，左侧翻、右滚翻，
像在做总也落不到底的高台跳水。抬上来，抖三
抖，沉下去，停三秒，只能靠数着节奏、感受韵律来
压迫呕吐感。但这种呕吐感，大概是人体机能面
对剧烈晃动时，最无法控制、无法掩饰的本能反
应。刚喝下半杯水，瞬间又喷薄而出。被迫低头
弯腰直脖，在虔诚与忏悔、屈服与无奈中，把一腔
污秽吐得干干净净。忍无可忍，欲吐又止，吐而不
尽，吐无可吐。一次搜肠索肚的倾吐换来片刻舒
坦，瞬间又酝酿起下一次倒海翻江的冲动；一阵剧
烈的头疼，只能挣得略微短暂的宁静。疼痛是幸
福，因为会有片刻的解痛；舒缓是恐惧，因为不知
道下一秒有多痛。在等待每一次的呕吐中，我听
到心空的秒针，在咔嗒咔嗒地，做着无力而钝滞的
挪动。整个船舱，除了机器的声音，听不到人的动
静。我知道，不少人都因晕船而像我一样，在挣
扎。船长推门进来，关切地问候我，并叮嘱我固定
好房间里所有的可移动物品，说船马上要在巨浪
中做大角度的掉头，怕东西砸伤人。船果然颠簸
得更厉害了，躺在船上似乎能直立起来。

一连20多次的呕吐，肚子空了，满嘴是胆汁
的苦味，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味道，满脑子却
涌出奇奇怪怪的、拂之不去的，体验痛苦的灵感，
那感觉可欲却难得。夜不成寐、日不能寐，度日
如年、度夜如年、度秒如年，让我对南海有了刻骨
铭心的认识。大海不因人的可怜而消停，继续以
规则或不规则的摇晃，剧烈或不太剧烈的抖动，
疯狂地固执地，摧毁和解构着人体固有的信息序
列，再以自然的密码予以重构，让你在无可奈何
中选择适应。大海以这种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的
残酷方式，让你见识什么叫自然的考验、风浪的
洗礼，什么叫无可抗拒、无计可施、无可逃遁；让
你深刻地体会到南海的壮美、南海的力量。

雷达照样在转，船舵依旧端正，机舱内的轰
鸣声仍然像欢歌。船长、政委们，大副、二副、三
副们，轮机长、水手长、管事、机匠们，还在坚守岗
位，尽管他们几乎都晕船，反应强烈。躺着就是
工作，站着就是冲锋，年复一年，船长、水手们以
血肉之躯筑成保卫中国海疆的一道钢铁长城。

那是整个南海最美的风景、最美的姿势。

二

风平浪静的时候，大海便显示出她的内在

美——平。海平线是一切航船的方向，海平面是
一切高度的起点。平展是海的外形轮廓，平静是
海的本来面目，平凡是海的基本属性，平坦是海
的永恒追求。对平的无限趋近，构成每一滴水，
乃至整个海一生的任务。

水底是鱼的天堂，海水是鱼的天空。鱼是海
中的鸟，鸟是带翅的鱼。南海有丰富的海洋生物
种类与群落，仅曾母暗沙就有浮游植物 150 多
种，浮游动物 130 多种，鱼类 50 多种。海参、鲍
鱼、扇贝、鹦嘴鱼、梅鲷、刺尾鱼、红鱼、石斑、巴沙
鱼、金枪鱼、鱿鱼、飞鱼、遮目鱼，游荡嬉戏其间，
构成一个热闹绚丽的水下世界。船在无风的海
面静静前行，偶尔惊起十字形飞鱼三两只，或一
片一群，沿海面飞翔，如燕翩跹，像飞机掠过崇山
峻岭，几米、十几米、几十米，有的飞过近 200
米。有海鸟在海空盘旋、追逐，冷不防一个猛子
扎进浪里，像捉迷藏让你半天都找不出来。海鸟
与飞鱼以南海为舞台，在天地之间试图做交换场
地的嬉戏，看得你如醉如痴，艳羡三分，恨无双翅
天地间。

凝视深蓝色的海水，忽然发现有亮点在水下
疾行，约5米深处，一点，两点，无数点。上下窜
动，徐疾不定，一点儿也不怕人。这头顶蓝灯的
是什么？水手长告诉我，是水母。海是自由的世
界，一切物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自己
的作息时间，自由生长的方式，不受侵扰。

突然间，有水手飞奔过来，喊我去看鱼。我
拿起相机，冲到驾驶室右舷瞭望台，顺着二副的
手指望去，前面一片200米见方的水域，像开了
锅一样，无数的鱼儿在跳跃，俨然一个庞大的鱼
群在集会。不时有三两处、七八处水波翻腾，有
鱼跃出水面，想发言。水手感叹，这一网打下去，
该有多少鱼啊！

但是，还有比这更壮观的场面。那天，右舷
前方突然冒出一片数不清的海豚，黑色的脊背在
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船长说，数量应当在几
百条左右。偌大的阵容，不时有三五条海豚跃出
水面，翻滚表演高难动作，煞是壮观。令人称奇

的是，海豚在集体翻滚时，不管距离多远，动作几
乎完全一致，仿佛训练有素。船长说，有海豚的
地方没鲨鱼，海豚是鲨鱼的天敌，是人类的朋友，
如果有人落水，海豚会把人顶起来送上来。怪不
得有水手告诉我，刚才有一只鲨鱼尾随我船好一
阵子，现在不见了。

海上什么奇观都有可能发生。我正在舷边
沉思，突然听到背后有声响，像是高音喇叭发出
的电流声。回头一看，只见右舷后约几十米处，
腾起一股1米多高的气浪，一段硕大黝黑的鱼脊
正露出水面。我赶紧喊大副，他用望远镜看了看
肯定地说：“是鲸鱼，在喘气！”呵，南海的鱼，喘气
都那么壮观！大鲸鱼游速并不快，远远地伴在我
们右后，每隔几分钟从背上吐出一股气浪。想
必，它们也是人类的朋友。

南海海底茂密的珊瑚丛林，不光是鱼的天
地，也是历史的年轮。珊瑚成林，便有了暗沙；珊
瑚虫及其他生物的遗骸聚集于此，堆积于上，渐
渐生长；一旦露出水面，便成了礁；栖息礁上的海
鸟带来物种、粪便，就会有植物，于是形成了岛。
从暗沙长成岛礁，需要漫长的等待。我凝视船舷
下潜伏的曾母暗沙，要露出水面，得等三千年。
令你在简单的乘法运算中，领悟到什么叫沧海桑
田、光阴荏苒，什么叫海枯石烂、峥嵘难现！珊瑚
是岛的根，连着海的心。

海面平展，水底嶙峋，震撼于千年万年的造
海运动，形成了海底的高山、峡谷、平原、盆地。
南海北部是一个锅形海盆，最深处可达5000 多
米，盆中隆起的山脊、高原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如
蛟龙潜行气势磅礴。南海海底的沟、槽、堑、脊如
陆地一样丰富，挤压断裂的皱褶形成岁月的年
轮，让人惊叹于海底是陆面的镜像，陆地是干涸
的海底。一架飞机或者一艘轮船坠入海底，像一
粒石子掉进深山，这叫石沉大海。

沉降有序，潜流无常，震撼于千年万年的台
风和海水运动，在劲吹与旋转中塑成千奇百态的
南海岛礁。途经一座座有形可见的岛屿礁盘，一
处处无痕可觅的暗滩暗沙，风光无限，遐想无

边。船过仙娥礁，水面上见不着一点礁石，却远
远望见礁盘激起一片片绵延的雪浪花。从雷达
屏幕上看，一丝白色的细线，勾勒着一张仙子的
脸，清秀、柔美的下颌，在深蓝的海色中作优雅的
颔首。

感谢上苍，赐我中华如此瑰宝。
南海是中国的聚宝盆，位于祖国的南端。东

北口经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通太平
洋，西南口经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连印度洋、
大西洋，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航线的集中
区。明显的海上交通优势、丰富的海洋生物和油
气资源，引来觊觎蚕食和蛮横干预，原本平静的
南海而今如热锅沸油。船过弹丸礁，这一方被誉
为“鸟之天堂”、潜水胜地，形如弹丸的美丽岛礁，
如今已落入他人囊中。船过景宏岛、费信岛、马
欢岛，这几处以当年郑和下西洋时随员名字命
名，长满茂密热带植物的美丽小岛，业已被人侵
占。

风起天地，浪翻古今，南海诸岛形似足印，记
载了中国先民的勤劳与勇敢，岛上的一陶一罐一
币、一井一碑一石，无不留下南音粤语。我们不
能忘记，史记、汉书中对南海的记述；不能忘记，
晋代先人对南海岛礁的命名；不能忘记，宋元时
期对“万里石塘”的美丽记述；不能忘记，大明王
朝郑和七下西洋途经南海，足迹遍布南海诸岛，
如今诸国岛民还在立碑建庙纪念郑和。历史有
据可考、有信可采。

我们不能失去记忆。美丽而富饶的南海，是
中华的宝儿，我们不能放弃，不能丢失。

三

大自然的禀赋，成就南海之美。最壮观的景
象，莫过于日出日落。

落日无影，红彤彤的云，涂染了天的赧色，羞
掩了海的心思。天把种子藏进海的肚子，海就开
始一夜的孕育。长天大海都在等待，等待明晨，
那喷薄而出的分娩。

天边红晕微泛，亮色初现，海水深黑如黛，像
调好的一盆墨汁。天色几秒钟一变，突然冒出一
线日牙，像一钩红线头扔在海之角。红线头慢慢
绕成了红线团，渐渐滚动出来，势不可挡，一秒一
景。彤云舒展，像扯来一块为新生儿抹亮身子的
布，清亮、清新，充满朝气。有一线线、一团团红
云来游，但很快被红日超越。旭日冉冉上升，顾
不得看孕育、分娩了她一夜的海，顾不得红云姐
妹的牵绊和依偎，顾不得还有远处的阴云仍未透
亮，只管升腾，升腾……一瞬间，像一条火红的鲤
鱼跃出水面，刹那间竟离海面一丈高了。没有云
块压得住，没有霓裳红衣挽得住，被海水一洗，云
衫一抹，竟鲜亮得有些耀眼了。

一同看海的水手说，太阳完全出来了。果
然，展眼正前方，被太阳照亮的天边云已是一层
层、一片片的白色，如沐浴在草原晨光中的羊群。

环顾四周，今天的海无浪无涌，只有碎波万
顷，柔水无边。每一缕轻扬的微波细浪，都被朝
阳和裹着她的朝霞锦被勾勒出一条条闪亮的边，
恍如镶金嵌玉。如果说，昨晚隆重道别、温婉相
约的落日，是一位柔姿万种的少妇，那么此刻的
朝阳，像一位清纯无邪的少女，无所忌惮地奔放
而来，投向比海更辽阔的天。她把迸放的金边银
线慷慨地撒向人间，毫不吝啬，落落大方。她只
踩着碎步，履着柔波上升、上升、上升。此刻，我
的心也被镀了一层金边。

与日出相比，日落的景致似乎更壮观、更震
撼。

落日渐进海平面，西天积聚起大片的红云。
无云处，天依然那么蓝、那么纯、那么高远。海色
变得越来越深，向黑色渐变，为夜打好了底色。
日头不那么刺眼了，收敛些许的余晖，点染了本
是灰白的云。云也就有了些微醺，红遍了西海的
天。不知何时，本无牵挂的夕阳忽地坠入了红
云、紫云、灰云、黛云联袂铺成的厚厚的海绵垫，
把海水都溅红了。展眼望去，海是彩色的水，在
调色。

被云和海托住的残阳，反倒显得干干净净、
利利落落的了。像一团火种，只顾下坠，云被点
燃了，海水被煮沸。再往上看，天倒是被刷蓝了
些许，远处的云被漂白了几丝。趁你目光打野的
工夫，半个身子已躲进海里的落日，扒开几缕云
栅，给你一个闪亮的眨眼，像昨晚、前晚一样，道
一声“See you”。等你再眨眼，努努嘴想说声“晚
安”，却发现她已完全匿迹了。只有长片长片的
红云，层层缕缕，从海平面铺到你的头顶。再眨
眼，天全暗了。

那样的满天红彩，那样的铺锦盖缎，像礼仪
一般隆重而神秘，令我心生庄严与敬畏。日落日
出，天地轮回，自然之道，万物之常，人类无法抗
拒、无法改变、无法超越，只能目瞪口呆。

经天行地一整天，只为了那壮丽的一刹那。
黑海沉底一整宿，全为了辉映长天的绽放。轰轰
烈烈地来，轰轰烈烈地去，这是太阳的性格。

四

南海观云，亦是好景致。
南海是中国海区能见度最好的海，云则是最

好的云，而且是低层云，就悬浮在你的头顶。
如果说日出日落，带给你的是激动、兴奋、期

待，甚至是惆怅、眷恋，那么看海中云、天上云，则
有一种轻松舒畅与长空浩荡之感。你会觉得天
很近，触手可及，有一种灵魂振翅高飏的欲望。
在这场时序轮回中，云彩是固定的司仪，爱岗敬
业的模范。她们总是早早来到现场，准备着隆重
而庄严所需要的一切祭具、祭品、祭物，营造着一
切神圣、神秘、神奇的氛围，连朝阳或者夕阳进场
或者出场的红地毯，都铺好了。还有膜拜者、观
众都邀齐了——那是她们自己，大大小小，成团
成卷，裹着霓裳云衫，姹紫嫣红的，浓墨重彩的，
白里透红的，也有轻妆素颜、一色清纯的。等你
把注意力从鲜红的太阳上移开，才发现漫天云霞

竟是刚刚登场的主角。这时你不得不感叹，人生
角色不长有，人生风景时时变，这是自然铁律。

海上看落日，需要平视。一尊经天行地普照
苍生的造物主，愿意放下身段让你平等相视，是
一种伟大。看云，却是必须仰视的。当你目送完
壮丽的落日后，才发现，红霞还在，云阵依旧，她
们一直铺到你的头顶、你的后脑勺。等你猛然转
身，会发觉自己早已处在云的包围中，心如飞机，
在云中翔。云是那么近，那么贴切，或舒或卷，就
在你的额前，你随手扯下一把，既可以擦一把满
脸的风尘，拭干一眼角的相思泪，也可以揉巴揉
巴塞进你的心袄。海上早晚有些寒意，凉生思，
暖生情，你得煮一锅海水，用云彩做味道，喝下
去，温暖你餐风饮露、疲惫苍凉的心窝。

你这么想着，可云不这么想。
她依然静观、默视着你。浮云生根，长天无

语，远远近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稀稀密密，
薄薄厚厚，她们既不簇拥你，也不离弃你，任你
情生万万种，心有千千结，云依然布阵如初，守
望如初。以为可以亲抚，却发现她正眺远方，一
朵朵独立的云柱，一尾一尾地悬挂在西天，像水
里游弋的水母。以为淡然若游丝，却发现那正
是你最妥帖、真切、生动的一缕。她就这么淡定
从容，处变不惊，千年万年如此。以为云定气
静，却发现密云阵脚已变，翻覆腾挪，吞吐呼应，
时过景移，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分秒之间、眼皮
之下。

其实并非如此，是船在位移，心在位移。
吟赏不尽的烟霞，流连不够的云景，彤云满

天霞光万道，乌龙翻滚风起云涌，万马奔腾群羊
牧天，闲云野游孤云静坐，它们的无边无际变幻
无常，让你蘸尽南海的水也描摹不尽。

但是徐悲鸿可以。他把蓝天当纸，海水当
墨，无须用笔，只抓起几团云彩随意挥洒，天空中
就出现了他的《八骏图》，神来之笔奔放但不狂
狷、精微而不琐屑。再向天边猛一张臂，满天立
即涌起奔马万千如阵，咆哮嘶鸣如雷，怒卷的狂
飙把个完整的晴天碧海踏了个粉碎，旌旗猎猎，
惊尘翻卷，入诗成画。

黄宾虹可以。那样的构图，山峦叠翠，林木
扶疏，水流潺潺，又有仙风道骨深居陋室入定；那
样的着色，既有泼墨重彩，黑密浓厚，又有焦黑渴
笔，纤毫若现，每一笔都是自然与贴切；那样的笔
意，既取势雄浑而高远，又笔趣意象万万千，勾皴
染点之间，虚实轻重繁简浓淡有致，向远处横亘，
一直绵延到天际。

吴冠中可以。他把张家界从仙境搬到了天
界。站在舷旁看云，如倚立天阶看山，仿佛置身
喀斯特地貌山形之间，岩层分明，沧桑斑驳，云山
叠嶂，天外有天。又如火山突然间爆发，岩浆流
了半个海。忽有大片云床铺开，倏地扫荡出一扇
冲积平原，坦白无奇，纯净无奇，有村庄坐落其
间，田园风光盎然。远处有梅里玉龙珠峰并列耸
立如军阵，那冰砌玉雕雪堆满地一片圣洁与庄
严。转眼间，丹霞中耸起另一座冰峰，有金銮殿
翼然其中，金碧辉煌，高洁神圣，整个云景像海市
蜃楼，缥缈在海平面之上。

圣桑也可以。他把一曲《动物狂欢节》回放
在南海上空，搅得风云翻滚乱云飞渡。谁家的翻
毛狗儿白的黑的没看住，全都蹦上了天。虎狼出
洞，张牙舞爪，声势夸张，一脚踩翻一海云水，泼
金流银，一泻千里。金鱼披头散发边幅不修，水
母漂游随意张合有致。骆驼昂起干瘦的颈，竭力
辨寻干漠里远方的月牙泉。神女轻摇细细的鞭，
长裙飘舞抖落缠绵的牧羊曲。龙腾虎跃，狮怒兔
脱，搅起周天雪；章鱼潜行，蜻蜓点水，不露半点
痕。憨象迁徙，笨龟缓行，孤雁独鸣，各有各的意
境。北极熊粗腰憨坐，一脸无辜，傻考拉两耳痴
张，不知所云，还有直立的袋鼠挺着沉沉的大肚
子，不知跳向何方。唐老鸭拉长扁长的嘴巴，米
老鼠拽大阔大的耳朵。群鸡相斗，疯癫撒泼一地
飞毛；对虾互戏，轻描淡写无须深墨。天鹅凫水，
倒影里清洗满湖的羽毛；野鹤无聊，拆了自己的
一双翅膀在晒。其实，狂欢节上的动物太多太
多，就是把整个动物园搬来，把非洲大草原的动
物都捉来，还比不上南海一只角的热闹。今天的
圣桑，变幻神奇，拉出一支诙谐的旋律，洒满了南
海的天，还邀请来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李苦
禅的鹰、黄永玉的火烈鸟。整个南海，就是他们
的集体出演。

最后，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一股脑儿交给铁匠
史密斯，和他那永远通红的铁匠铺子。史密斯的
铁铺是红色的集合，因为夕阳在每个黄昏把自己
交给铁匠。老铁匠也不懂啥叫经典佳作，只夹了
火球，点了火炉，把锤子蘸了海水，一钉一锤，叮叮
哐哐，打造了一大堆红彤彤或长或短或方或圆的
啥，半浸在海水里，直到炉火黯红，余烬消退，细看
却也是一幅传世之作呢。所有的浓云淡云，一律
凝成墨汁般的海水，等待明天白云的漂洗。

南海的云，有最丰富的表情，却只是南海故
事集封面上最生动的题词。翻开它，只能算掀开
了美丽中国的一角。

再往里翻，却发现了一首长短句——
你那喧嚣中的一身娉婷，你那众芳里的一声

绽放。你在海边晨曦里的一袭牵挂，你那最为生
动的一撇细细的芽儿，和那一抹赧色的遮挡。常
常的相思拧成，拧成一支长长的纤。驮起过一江
重重的帆，一湖密密的罾，一河长长的排。

苦苦的相守，像不依不饶的风。酿成甜甜的
酒，浇开你那一脸的灿烂，灿烂的笑，灿烂的哭，
灿烂的春，灿烂的秋。像一只航船，无论怎样的
刚强，只能在你的柔波里挣扎。无论怎样的强
劲，只能在你的海声里解构。

仰望你朝阳般的眸子，我亢奋地，胸波如海；
守着你的满天星子，我疲惫地，随波逐流。你是
一面海啊，爱是一面海，你的辽阔，你的深邃，你
的巨澜，你的细浪。我愿做一介渔夫，摇一双烂
桨，拍遍你的肌肤，或化作一尾游鱼，一直游在你
的波心。

是我的心，流进了海里，化成了诗。
走，一起看南海，一个美得让你想落泪的故事。

一起看南海
——写在7·11中国航海日

□刘汉俊

儿时生活在赤壁的一座小山
村。村前有个池塘，叫莲花塘；塘堰
下有条小水港，叫东流港；塘的上游
有条小沟，没有名字。沟水从一条
渠道流来，水渠叫南渠；南渠汇聚了
荆泉山、关山、平山、三茅山等大山
深处无数的溪水。南渠的最大水
源是陆水湖。陆水湖绕城流过，叫
陆水河；河水曲曲折折宽宽窄窄地
向前流淌，一路奔赴长江。

小的时候，我先是在水塘里扑
腾，然后是在港渠里乱蹬，学会了游
泳。后来在武汉生活、读书，参加了
游泳训练，畅游了东湖，横渡了汉
水、长江。多次从武昌的中华路码
头下水，游过长江，到江滩公园上
岸。人在江中展臂，心在默念“万里
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在天高云
淡、水阔流急中，感受人与水搏斗的
乐趣、畅游的和谐和过江后的得
意。家乡的水塘和长江，增添了我
搏击风浪的勇气与豪气，培养了我
对水的感情。多次横渡长江的父亲
说，男孩子一定要会游泳，只要学会
了游泳，什么都不会害怕。

武汉人见水就激动，下水就兴
奋。许多武汉人不说游泳，而说“玩
水”，足见潇洒和豪迈。每年的7·16
横渡长江活动，万众踊跃，声势浩
大，既是纪念毛主席当年的豪情，也
是展示两江之滨游泳健儿的风采。
7·16这个数字，是联通武汉人与万

里长江的对接号码，是惦念一代伟
人的情感密码。一座城与一个人、
一条江，一城的人与一项活动的关
联度之高，大约不会有甚于此的。
长江，流进了武汉人的血脉；喝过长
江水的人，心里永远流淌着一条长
江。游过长江的人，何惧什么风浪！

美不美，家乡水。作为江湖之
人，水感已经很好了。作为千里之
外、山野之中的一滴水珠、一条小
溪，能湍湍汩汩急急缓缓地流进大
江，随风作浪，追波逐流，很知足
了。有家乡水的滋养，心波总在荡
漾，乡愁不会枯涸。

后来遇到了大海。
中国的南海，一下子激起了我

对水的全部情愫。
南海的风南海的浪，南海的辽

阔与雄壮，南海的日月星辰与朝霞
暮霭，回放的前世今生，展示的美与
力量，喻示的人生哲理，让我在美感
中受冲击，在尴尬中得抚慰。痛苦
的海上亲历，让我经受了人生的涅
槃。感谢故乡的水，给我打底、给我
力量。如果没有家乡水的滋养，畏
水、晕水的心理会让我止步在海岸，
只能欣赏海的风景，而不敢成为风
景中的人、搏击风浪的水手。“上善
若水”“水利万物”“故几于道”，老子
说得真好。

以上，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回
荡在心海的涛声。

从
江
河
到
大
海


